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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星
馳
在
︽
逃
學
威
龍
︾
裡
被
老
師
連
環
扔

粉
刷
的
經
典
場
面
，
在
今
天
的
﹁
文
明
﹂
教
室

固
然
不
會
出
現
，
即
使
是
打
手
心
、
敲
頭
殼
這

些
較
輕
的
體
罰
，
看
來
也
早
已
絕
跡
。
體
罰
近

年
已
成
一
髒
字
，
政
治
不
正
確
。
我
們
在
體
罰

中
成
長
的
一
群
，
有
時
也
懷
疑
自
己
有
太
多
童
年
陰

影
。隨

便
找
個
四
十
歲
以
上
的
人
，
都
可
以
告
訴
你
一

連
串
那
時
流
行
的
體
罰
家
法
：
最
輕
的
是
用
手
或
木

尺
打
，
一
般
是
打
手
心
、
屁
股
、
大
腿
等
多
肉
地

方
，
皮
膚
只
紅
一
會
就
沒
事
。
有
時
用
雞
毛
掃
，
或

膠
拖
，
拿
起
就
打
，
也
多
是
打
手
腳
或
背
。
﹁
罪
行
﹂

嚴
重
的
就
出
藤
條
，
抽
在
皮
肉
上
也
頗
痛
，
而
且
留

痕
跡
多
日
，
同
學
必
會
見
到
，
這
就
是
小
孩
個
個
聞

風
喪
膽
的
﹁
藤
條
炆
豬
肉
﹂
了
。
這
些
都
是
老
媽
有

足
夠
體
力
施
行
的
家
法
。

要
是
再
頑
皮
點
，
就
要
出
動
體
力
較
大
的
老
爸
，
看
當
時
火

氣
的
嚴
重
性
、
和
家
中
有
何
硬
物
就
手
，
比
如
那
時
家
家
必
備

的
帆
布
床
，
取
其
長
木
棍
，
就
是
現
成
武
器
，
手
起
棍
落
，
往

小
孩
手
上
腳
上
背
上
就
打
。
帆
布
床
棍
是
重
典
，
最
頑
皮
的
男

孩
子
也
會
大
哭
一
場
而
乖
乖
就
範
。

打
只
是
皮
肉
之
苦
，
傷
不
了
心
，
我
們
也
很
耐
打
，
求
生
慾

強
，
卻
不
會
去
跳
樓
。
我
最
怕
的
是
獨
囚
，
即
是
﹁
關
黑
房
﹂

也
。
那
時
房
子
小
，
哪
來
黑
房
？
其
實
就
是
關
在
廁
所
，
在
外

面
反
鎖
不
讓
出
來
，
不
亮
燈
，
一
關
起
碼
一
頓
飯
的
時
間
。
家

人
在
廳
吃
晚
飯
，
小
孩
就
在
廁
所
哭
，
哭
累
了
就
站
㠥
。
關
廁

所
的
好
處
，
是
家
裡
人
必
要
上
廁
所
，
所
以
關
不
久
，
但
那
餐

飯
沒
得
吃
是
必
然
的
了
。

朋
友
說
小
時
候
最
怕
的
，
是
老
媽
要
把
他
推
出
門
外
，
說
以

後
不
要
回
來
。
換
了
現
在
的
孩
子
，
求
之
不
得
啦
，
乾
脆
冶
遊

去
。
不
過
那
時
的
小
孩
，
個
個
都
深
信
父
母
真
是
會
遺
棄
自
己

的
，
所
以
一
定
邊
嚎
哭
邊
死
命
扯
㠥
鐵
閘
不
放
，
卻
不
給
推
出

門
外
。
如
果
真
給
推
了
出
去
，
也
會
蹲
在
門
外
大
哭
求
情
，
最

終
多
是
哭
大
半
天
才
給
回
去
。

我
家
老
爸
卻
從
不
會
推
我
們
出
門
外
，
因
他
戰
時
失
散
了
好

幾
個
兒
女
，
再
也
不
會
冒
險
。

百
家
廊

朵
　
拉

體 罰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今
年
書
展
年
度
作
家
陳
冠
中
，
一
部
︽
裸
命
︾
惹

來
議
論
紛
紛
。
有
女
學
子
捧
書
而
至
，
說
：
﹁
這
是

男
友
送
的
，
不
知
是
何
用
意
？
﹂
我
聞
言
哈
哈
大

笑
。
女
學
子
一
愕
，
隨
道
：
﹁
陳
冠
中
的
書
不
好

看
，
我
從
不
看
，
他
是
知
道
的
，
卻
送
我
︽
裸

命
︾。
真
係
㟊
命
！
﹂
我
問
：
﹁
你
看
過
陳
冠
中
甚
麼

書
？
﹂
她
說
一
本
都
沒
有
，
我
瞪
㠥
她
：
﹁
既
沒
看
過
，

怎
知
好
看
不
好
看
？
沒
看
過
，
就
沒
發
言
權
。
﹂

女
學
子
臉
慚
，
終
轉
贈
給
區
區
，
大
罵
男
友
不
安
好
心

而
去
。
我
想
，
︽
裸
命
︾
是
甚
麼
書
，
她
一
定
看
過
評

介
，
知
道
某
些
內
容
了
。
不
錯
，
︽
裸
命
︾
中
的
性
愛
描

繪
，
確
是
赤
裸
裸
、
坦
露
露
，
艷
驚
少
女
心
。
但
細
讀
細

研
之
後
，
是
否
可
得
﹁
性
愛
．
救
贖
﹂
這
一
主
旨
？
我
電

女
學
子
，
叫
她
取
回
看
看
，
研
究
研
究
。

除
︽
裸
命
︾
外
，
陳
冠
中
的
︽
香
港
三
部
曲
︾、
︽
盛

世
︾
都
有
深
層
意
義
，
並
非
膚
淺
小
說
。

個
人
較
喜
歡
的
，
是
他
的
︽
事
後
：
本
土
文
化
誌
︾。

這
或
者
，
陳
冠
中
所
走
過
的
路
，
是
我
熟
悉
的
路
吧
。
正

如
他
在
︿
前
誌
﹀
中
說
：
﹁
我
是
在
香
港
開
蒙
的
。
想
追

憶
，
到
底
是
哪
些
人
哪
些
事
哪
些
書
？
﹂
我
﹁
哪
些
人
哪

些
事
哪
些
書
﹂，
當
然
與
他
有
所
不
同
，
但
基
本
上
還
是

熟
悉
的
。

﹁
熟
悉
﹂
之
處
是
，
如
他
所
說
的
六
、
七
十
年
代
的
電
影
，
七
十

年
代
的
書
店
、
黃
玉
郎
的
漫
畫
，
遺
憾
的
是
，
他
沒
寫
許
冠
文
、
王

司
馬
。
﹁
熟
悉
﹂
的
還
是
，
陳
冠
中
還
是
一
個
記
者
。
這
個
﹁
身

份
﹂，
是
讀
了
︽
事
後
︾
之
後
才
知
道
。
這
與
我
是
同
行
，
但
他
只

做
了
九
個
月
，
我
卻
做
了
也
不
知
多
少
年
了
，
那
才
轉
了
做
編
輯
。

記
者
陳
冠
中
科
班
出
身
。
七
十
年
代
進
波
士
頓
大
學
傳
播
學
院
，

他
﹁
相
信
寫
作
，
要
做
文
字
記
者
﹂，
而
且
，
﹁
要
做
寫
深
入
調
查

報
告
的
記
者
﹂。
回
港
後
，
任
職
英
文
︽
星
報
︾，
﹁
除
了
體
育
和
娛

樂
外
，
做
遍
了
各
種
報
道
，
包
括
商
品
發
布
會
的
軟
文
報
道
及
替
廣

告
客
戶
寫
的
公
關
鱔
稿
﹂，
卻
沒
有
﹁
深
入
調
查
﹂
過
。
陳
冠
中
是

學
無
所
用
了
。
直
到
離
開
報
社
，
終
於
﹁
寫
過
幾
篇
算
有
點
深
入
調

查
味
的
報
道
﹂，
﹁
有
點
﹂，
總
算
﹁
得
償
心
願
﹂
吧
。

他
引
述
波
士
頓
一
位
教
授
所
言
：
﹁
想
當
記
者
，
來
新
聞
學
院
幹

嘛
，
何
不
直
接
去
報
社
當
學
徒
？
﹂
這
話
不
無
道
理
，
翻
開
報
史
，

以
前
知
名
的
記
者
編
輯
，
大
都
是
文
人
、
作
家
出
身
，
沒
有
讀
過
新

聞
系
，
沒
有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
靠
的
是
一
支
筆
。
方
今
的
記
者
編

輯
，
多
是
﹁
學
院
工
廠
﹂
製
造
出
來
。
怪
不
得
文
字
功
夫
那
麼
弱
。

不
過
，
陳
冠
中
說
：
﹁
新
聞
學
院
真
正
讓
學
生
終
身
受
用
的
，
不

是
技
術
訓
練
，
是
人
格
培
養
。
﹂
此
言
本
旨
哉
，
但
現
時
香
港
的
一

些
媒
體
，
每
將
新
聞
工
作
者
從
學
院
培
養
出
來
的
﹁
人
格
﹂，
摧
毀

得
一
乾
二
淨
，
為
了
五
斗
米
，
奈
何
！

陳
冠
中
的
︽
事
後
︾，
從
他
的
個
人
經
驗
出
發
，
印
證
了
香
港
的

文
化
發
展
，
從
那
年
代
走
過
來
的
文
化
人
，
必
起
共
鳴
；
年
輕
人
當

香
港
文
化
史
看
，
亦
有
增
益
。

陳冠中這個記者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中
國
國
家
話
劇
院
，
挾
其
兩
位
金
獎
演
員

秦
海
璐
、
辛
柏
青
，
渡
海
彼
岸
，
到
台
北
的

大
戲
劇
院
，
演
出
據
稱
﹁
顛
覆
傳
奇
﹂
的

︽
青
蛇
︾。
台
北
友
人
認
為
這
是
難
逢
的
機

會
，
購
票
邀
請
前
往
欣
賞
。

︽
白
蛇
傳
︾
原
本
是
一
個
民
間
家
喻
戶
曉
的
神

話
故
事
，
說
的
是
兩
條
五
百
年
至
一
千
年
修
煉
的

蛇
妖
，
希
望
降
臨
凡
間
，
享
受
紅
塵
中
的
種
種
樂

趣
。
既
遇
上
外
形
俊
俏
的
許
仙
，
又
逢
六
根
並
未

清
淨
的
廟
堂
方
丈
法
海
。
男
女
的
愛
情
糾
纏
，
情

慾
和
孽
戀
交
錯
，
構
成
了
一
個
多
年
流
傳
的
愛
情

故
事
。

這
齣
話
劇
，
號
稱
﹁
顛
覆
傳
奇
﹂。
所
謂
顛
覆
，

就
是
有
些
對
白
含
有
諷
刺
當
前
內
地
現
狀
的
意

味
，
但
也
是
欲
言
還
止
，
不
痛
不
癢
的
。
另
一
個

﹁
顛
覆
﹂，
就
是
在
舞
台
上
有
一
些
親
熱
戲
，
但
也

不
是
肉
帛
相
見
，
說
不
上
色
情
。
有
的
是
法
海
把

持
不
定
，
在
蛇
妖
的
誘
惑
下
，
動
了
凡
心
，
也
不

算
是
什
麼
突
破
。

全
劇
冗
長
重
複
，
如
此
這
般
的
一
個
神
話
故
事
，
居
然
可

以
演
足
三
個
小
時
多
一
點
，
引
起
我
們
的
不
耐
煩
，
在
中
場

休
息
時
退
席
。

說
演
技
，
也
談
不
上
，
因
為
劇
情
的
單
調
和
重
複
，
演
員

根
本
發
揮
不
出
更
深
刻
的
表
達
。
也
許
是
我
無
心
欣
賞
，
只

覺
得
男
女
演
員
，
撒
嬌
傳
情
、
摟
摟
抱
抱
，
內
心
表
達
並
不

深
刻
。
導
演
指
出
：
這
部
戲
要
向
大
家
表
達
的
是
：
﹁
在
情

慾
的
糾
纏
之
後
，
人
的
出
路
是
什
麼
。
﹂

他
認
為
，
﹁
故
事
的
現
代
性
，
就
是
她
的
慾
望
，
她
的
慾

望
就
在
目
前
，
在
中
國
社
會
裡
面
。
﹂

說
白
了
，
導
演
要
表
達
的
，
就
是
現
代
中
國
已
經
變
成
一

個
情
慾
社
會
，
女
的
期
望
得
到
更
多
的
愛
與
慾
，
男
的
即
如

修
道
有
年
的
法
海
，
也
逃
不
出
潛
伏
在
人
體
中
的
原
始
性
的

慾
望
。

青
白
兩
蛇
妖
化
成
的
素
貞
和
小
青
，
也
逃
不
出
三
角
戀
的

窠
臼
，
這
大
概
又
是
諷
刺
現
實
的
吧
。

該
劇
的
最
後
一
幕
，
是
來
到
了
現
代
，
究
竟
編
導
者
是
怎

樣
演
繹
，
可
惜
因
早
退
而
不
及
欣
賞
。

最
後
要
批
評
的
是
台
北
這
個
可
容
兩
千
多
人
的
大
劇
院
，

廁
所
的
設
備
卻
十
分
差
勁
。
男
女
廁
分
設
兩
層
樓
，
要
爬
樓

梯
才
能
解
決
﹁
人
有
三
急
﹂。

台北看《青蛇》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二
十
年
後
重
遊
巴
塞
羅
那
，
但
覺
一
切
都
變
了
，

先
前
的
模
糊
印
象
，
更
見
模
糊
。

大
教
堂
、
聖
家
堂
、
米
拉
之
家
、
巴
特
略
之
家
、

奎
爾
公
園
、
畢
加
索
美
術
館⋯

⋯

好
像
從
未
造
訪
？

其
實
，
近
年
的
巴
塞
羅
那
新
建
築
、
新
建
設
如
雨

後
春
筍
，
傳
統
的
景
點
還
未
遊
逛
，
嶄
新
的
吸
引
力
已
在

招
手
！

加
泰
隆
尼
亞
音
樂
宮
是
巴
塞
隆
那
的
地
標
音
樂
廳
，
興

建
於
一
九
○
五
年
到
一
九
○
八
年
，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列
表

為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音
樂
宮
坐
落
在
狹
窄
的
街
道
，
立
面

裝
飾
豐
富
，
以
多
樣
化
色
彩
的
瓷
磚
打
造
出
艷
麗
的
馬
賽

克
外
觀
，
結
合
了
傳
統
的
西
班
牙
元
素
和
阿
拉
伯
元
素
，

成
就
了
令
人
驚
豔
的
現
代
主
義
建
築
作
品
。
每
年
有
超
過

五
十
萬
人
出
席
在
這
裡
的
各
種
音
樂
表
演
，
包
括
交
響

樂
、
室
內
樂
、
爵
士
樂
和
各
式
舞
蹈
表
演
等
。

為
了
要
一
覽
音
樂
宮
內
貌
，
掏
腰
包
三
十
三
歐
元
，
買

了
當
晚
的
佛
朗
明
哥
演
出
門
券
，
音
樂
宮
內
部
裝
飾
輝

煌
，
演
出
也
是
超
水
準
，
算
是
物
有
所
值
！

巴
塞
羅
那
必
遊
景
點
的
聖
家
堂
和
畢
加
索
美
術
館
，
人

流
鼎
盛
，
購
票
入
場
動
輒
需
排
隊
一
小
時
以
上
，
但
既
來
了
，
二
十
年

前
已
是
光
在
門
外
看
，
今
趟
怎
也
不
能
不
入
場
看
個
究
竟
！

外
觀
已
是
一
件
神
奇
藝
術
品
、
由
西
班
牙
神
級
建
築
大
師
高
第
設
計

及
開
始
建
造
的
聖
家
堂
，
是
巴
塞
羅
那
的
城
市
標
誌
，
歷
經
百
多
年
，

建
築
工
程
仍
在
進
行
中
，
竣
工
日
期
無
人
知
曉
。
藏
身
巷
弄
中
的
畢
加

索
美
術
館
，
外
觀
不
起
眼
，
內
裡
卻
收
藏
了
近
三
千
五
百
件
足
以
說
明

他
的
一
生
的
作

品
，
而
且
大
部
分

是
他
自
己
捐
贈

的
。巴

塞
羅
那
是
西

班
牙
之
旅
的
最
後

一
站
，
兩
天
逗
留

算
是
補
償
了
二
十

年
前
的
失
落
，
但

深
信
﹁
西
班
牙
，

我
會
再
來
！
﹂

巴塞羅那印象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廣
東
俗
語
有
句
話
很
傳
神
：
﹁
生
仔
姑
娘

醉
酒
佬—

—

唔
嫁
又
嫁
﹂。

對
於
善
忘
的
股
友
是
表
證
。
香
港
股
市
連

跌
五
日
，
㞫
生
指
數
共
跌
了
近
千
點
。
跌
因

不
用
說
，
事
關
美
國
聯
邦
儲
備
局
的
﹁
退
市
﹂

陰
霾
，
退
與
不
退
，
甚
至
連
美
當
局
也
未
有
共

識
，
連
格
老
本
人
也
常
覺
﹁
今
是
而
昨
非
﹂。
退
市

真
不
是
小
事
，
影
響
資
金
流
向
事
關
重
大
。
可
憐

矛
頭
直
指
新
興
地
區
市
場
。
最
傷
的
是
印
度
、
印

尼
和
東
南
亞
多
國
貨
幣
貶
值
累
及
股
市
。
投
資
市

場
最
關
鍵
的
是
信
心
，
當
資
金
往
外
流
牽
連
最
貼

的
是
匯
率
和
股
市
。
雖
然
香
港
與
美
國
貨
幣
有
聯

繫
匯
率
掛
㢕
，
又
有
強
大
的
祖
國
作
後
盾
，
香
港

幣
值
暫
未
有
大
波
動
，
惟
股
市
連
跌
五
日
跌
了
近

千
點
，
金
融
市
場
未
能
獨
善
其
身
，
如
坐
過
山
車

般
波
幅
大
，
風
險
頻
生
。
好
友
意
興
闌
珊
，
紛
紛

沽
貨
。

然
而
，
在
上
周
四
，
匯
豐
公
布
內
地
製
造
業
指

數
︵PM

I

︶
比
預
期
升
了
，
再
加
上
歐
洲
德
國PM

I

指
數
也
轉
跌
為
升
。
兩
股
好
消
息
如
給
大
市
注
了

強
心
針
，
驟
然
間
，
周
四
下
午
開
市
不
久
，
奄
奄

一
息
的
大
市
如
夢
初
醒
，
好
友
齊
齊
入
市
，
大
市
在
收
市
前

急
升
，
單
日
來
回
四
百
點
之
大
，
若
然
膽
小
一
些
的
股
友
心

臟
也
頂
不
住
卜
卜
大
跳
。
淡
友
當
然
眼
見
勢
色
不
對
，
也
急

急
補
貨
平
倉
，
輸
少
當
贏
哩
。
其
實
，
應
該
不
要
認
為
大
市

已
轉
勢
，
別
急
急
腳
手
痕
趕
㠥
入
市
。
可
惜
，
市
場
真
有
不

少
股
友
如
醉
酒
佬
不
怕
醉
，
不
怕
死
又
玩
過
。
周
五
港
股
再

升
，
顯
然
有
進
取
股
友
入
市
。

儘
管
當
局
或
好
心
人
，
苦
口
婆
心
在
勸
說
：
要
知
道
投
資

有
風
險
，
要
注
意
自
己
能
承
受
幾
多
風
險
能
力
呀
。
資
深
股

評
家
部
分
更
以
一
九
九
七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
二
○
○
八
年

金
融
海
嘯
作
比
喻
，
勸
大
家
小
心
；
市
場
也
有
持
相
反
意
見

者
，
認
為
今
時
不
同
往
日
，
東
南
亞
諸
國
經
過
數
年
的
努
力

打
穩
財
政
基
礎
了
，
不
會
輕
易
發
生
類
似
事
件
，
請
大
家
放

心
。
不
明
朗
前
景
下
，
確
要
審
慎
冷
靜
，
扣
上
安
全
帶
為

宜
。
買
股
不
買
市
，
大
市
跌
了
近
千
點
，
居
然
有
些
三
、
四

線
股
是
逆
市
而
升
的
。
香
港
地
產
市
道
包
括
上
市
的
地
產
股

暫
時
不
要
沾
手
，
事
關
梁
振
英
一
再
稱
﹁
辣
招
有
效
抑
樓

市
﹂，
以C

Y

的
本
色
，
承
諾
一
定
要
守
的
他
，
要
速
為
民
解
決

屋
荒
減
民
怨
安
民
心
。
不
過
，
﹁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炊
﹂，
有
心

要
有
力
，
地
難
尋
呀
。
在
香
港
最
無
助
的
是
中
產
階
級
，
就

算
政
府
有
地
在
手
也
只
顧
基
層
而
忽
略
了
中
產
。
奈
何
！

香
港
七
百
多
萬
人
口
中
，
勞
動
人
口
又
以
中
產
階
級
為
多
，

期
望C

Y

的
政
府
施
政
報
告
對
中
產
階
級
多
點
照
顧
和
關
注
。

股海浮沉要清醒
思　旋

思旋
天地

如
果
要
我
選
心
中
第
一
號
壞
人
，
有
，

他
是
我
小
學
畢
業
後
，
到
公
仔
廠
做
童
工

時
的
管
工
，
此
人
作
威
作
福
，
面
目
可

憎
。
某
天
，
突
然
要
我
到
貨
倉
幫
忙
，
在

那
裡
，
他
忽
然
取
出
一
包
食
物
，
是
很
多

層
的
麵
包
多
士
，
夾
㠥
煙
肉
、
雞
蛋
、
蔬
菜
，

厚
厚
的
，
他
告
訴
我
這
是
公
司
三
文
治
，
要

吃
，
就
向
他
說
一
句
粗
話⋯

⋯

登
時
，
就
如
一

座
大
山
壓
倒
在
我
頭
上
，
那
是
天
大
的
侮
辱
！

太
恐
怖
、
太
憤
怒
，
壞
人
！
我
即
時
逃
跑
，
未

幾
，
我
辭
工
不
幹
。

我
從
不
會
說
一
句
粗
話
，
不
肯
損
害
自
己
的

品
格
。
初
跟
丈
夫
拍
拖
之
時
，
同
事
問
我
喜
歡

他
什
麼
，
我
說
他
不
說
粗
話
，
大
家
笑
到
碌

地
，
好
搞
笑
。
後
來
我
明
白
，
男
士
在
某
些
情

緒
下
，
一
句
半
句
是
助
語
詞
，
不
是
蓄
意
去
侮

辱
他
人
，
可
以
諒
解
。
可
是
，
某
年
，
我
遇
上

了
一
次
跟
粗
話
有
關
，
莫
名
其
妙
的
非
議
。
那

是
一
次
慈
善
首
映
，
有
報
道
說
我
在
台
上
向
周

潤
發
爆
粗
！
怎
可
能
？
一
自
問
不
會
說
粗
話
，

二
更
何
況
好
好
地
對
㠥
發
哥
，
在
眾
人
面
前
打
我
一
千
大

板
我
也
不
會
這
樣
做
。
幸
好
，
發
哥
沒
有
誤
會
便
是
了
。

所
以
對
於
近
日
有
老
師
公
然
說
粗
話
一
事
，
我
感
到
不

安
，
怕
是
一
場
誤
會
，
害
了
老
師
的
聲
譽
，
後
來
查
明
屬

實
，
更
加
深
感
不
安
，
沒
想
到
身
為
尊
貴
的
專
業
老
師
會

有
如
此
行
為
，
老
師
跟
DJ
一
樣
，
我
們
的
一
言
一
行
都
非

常
重
要
，
影
響
㠥
同
學
和
聽
眾
的
思
維
。
老
師
道
歉
了
，

事
情
沒
有
真
正
完
結
，
因
為
事
件
與
公
義
連
在
一
起
，
解

說
老
師
為
公
義
而
發
聲
，
粗
言
是
被
迫
的
。

我
想
如
果
老
師
是
追
求
公
義
的
榜
樣
，
對
年
輕
人
有
什

麼
影
響
？
是
否
也
可
以
凡
自
以
為
對
的
事
情
，
便
可
以
大

發
雷
霆
、
不
留
情
面
的
對
㠥
老
師
家
長
及
身
旁
的
人
粗
言

相
向
？
證
嚴
法
師
常
言
：
﹁
嘴
巴
不
好
，
脾
氣
不
好
，
心

地
再
好
，
也
不
算
是
心
地
善
良
的
好
人
。
﹂
理
直
氣
要
柔

啊
！最

近
網
上
瘋
傳
的
一
段
文
字
：
往
事
不
堪
回
味—

曾
幾

何
時
，
老
師
教
人
讀
書
寫
字
，
現
在
有
老
師
教
人
挑
機
生

事
；
曾
幾
何
時
，
警
察
士
氣
高
昂
，
現
在
他
們
十
分
徬

徨
；
曾
幾
何
時
，
香
港
遊
行
秩
序
井
然
，
現
在
遊
行
靠
惡

靠
亂
；
曾
幾
何
時
，
香
港
安
定
繁
榮
，
現
在
雞
犬
不
寧
！

香
港
人
不
要
自
亂
陣
腳
，
曾
幾
何
時
我
們
是
拚
搏
、
創

新
、
團
結
、
一
致
，
互
相
扶
持
的
香
港
人
，
不
要
再
內
耗

了
，
好
好
求
同
存
異
，
包
容
體
諒
，
使
我
們
的
香
港
再
前

行
，
這
才
是
香
港
之
福
！

理直氣要柔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一天要洗多少回澡？
有一年冬天到上海開會，熱帶來客被超低氣溫

驚嚇，從沒遇過的攝氏零下三度，就連上海人也
迭聲承認，未曾有過如此寒冷的天氣，接連重複
地說，這氣候變了，氣候變了。當天中午，熱帶
人自認穿得夠保暖，全身包得密密，體重和體形
毫不留情馬上增加不少，連走路都慢三拍地踱到
酒店門口，叫小弟幫忙叫的士，沒想到冬天的風
毫不客氣沒有預告突然颳起來，熱帶客人趕緊招
手又把小弟叫回來，一邊交待他慢點慢點，逃難
似地自己出力抱緊自己，回到房間去，繼續添加
厚大衣和圍巾。
外出回來後，從來不曾有過的凍手凍腳，連每

日下午那次的洗澡也忘記了，急㠥要以晚餐來補
充熱量，就在餐桌上，引發了這個洗澡話題。
吃飯時間說洗澡，實是兩不相干，但聊天就是

天上地下，閒扯淡才特別有趣。
熱帶國人格外愛洗澡，一天洗它兩三回，是平

常事。日日皆為炎炎夏日的陽光普照天，不需暴
曬陽光下，光是閒聊閒坐，沒什麼粗重大事也已
經教人滿身大汗，成日汗流浹背的結果是被迫去
沖涼，現在你明白熱帶人為何不說洗澡而叫沖涼
了吧？
對於不愛洗澡或說多日不洗澡的人，覺得匪夷

所思。卻聽到有人坦白，今天天氣實在太冷，因
此從早上睡醒到現在，尚未洗澡。竟還有那配合
他的另一個作家說他最不喜歡洗澡，冬天是他的
開心季節，可長時間不洗澡而沒人知道。有個清
華大學碩士生也跟㠥老實承認，曾有兩天不洗澡
的經驗，給我們的理由是「沒流一滴汗呀。」並

提起有幾個來自西藏的同學，甚至可以兩個月不
洗澡，照樣生活自如。據說在高山地區，由於水
源缺乏，有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結婚和去
世。沒有洗澡也是自然的事。
真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有人說他本來天天洗澡，不過，冬天氣候超

冷，連洗手也都可免則免。
一時間，大家都有洗澡的故事紛紛出籠。
有人聽到居然有那麼多人擁護不洗澡，就大聲

起來，說自己冬天大多不洗澡，最多一個星期抹
抹身體就算了。接㠥就有人兩個星期，還有人竟
是一個月才拿塊溫水布擦擦身子。高手連連出
來。有個作家聽完大家發表言論後，聲音堅定地
說，他才是那個冠軍，因為他一個冬天都不洗
澡。
想一想，一季有三個月，相信不會有人過來搶

走他的寶座了。
卻有博聞多學的一個外國作家阻止冠軍杯頒

發：德國小說家、作曲家霍夫曼到柏林的一個暴
發戶家裡作客，餐畢，主人領他觀看豪華的住
宅。談到僕人，剛成新貴的主人興致勃勃地炫耀
說他一個人需要3個僕人的服侍，沒想到，小說家
淡淡地回答，他單是洗澡就有4個僕人服侍。富豪
主人不情不願地問，怎麼需要到四個人那麼多？
一個給他放好浴巾，一個試水溫，另一個檢查

水龍頭。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呢？暴發戶想來想去，沒有

其他工可做了呀？
小說家說，哦，他是最關鍵的，因為，他代我

洗澡。

那我只好拱手相讓了。一整個冬季不洗澡的作
家哈哈大笑。
不知道是男人比較大方坦誠，還是女人較有潔

癖，說不洗澡的，都是男性，也可能男性對於乾
淨的認知和女性不太一樣吧？
女人一天不洗澡，感覺難以忍受，不論氣候怎

麼冷如何凍，至少要讓自己的身體過水一次。十
多年前首次到內蒙和畫家交流，發現內蒙蔚藍色
的天空雖然美麗，太陽卻是超級火紅地炎熱，一
望無垠的草原上一棵樹也沒有，只有陽光。從酒
店接待廳望出去，白花花的陽光，耀得人的眼也
變花了，人人瞇㠥眼睛，互相提問，這裡很靠近
火焰山了麼？終於等到夕陽下山時分，歡天喜地
趕緊到戶外活動去。
總算見識了沙漠地區的氣候，白天酷熱，晚上

酷冷。等到活動結束回來要上床休息時，習慣睡
前洗澡的人，怎麼努力也睡不進去。那個時候內
蒙的蒙古包酒店條件還沒有今天的好，洗手間是
共用的。
走進公共洗手間，打開水龍頭，出來的是冰

水。手指即時冰凍僵硬，在還沒有變成冰塊之
前，自動縮回來。在這種情況下，熱帶女人照樣
奢望洗澡。一人到櫃㟜探聽，回來歡呼有個熱水
洗澡間，可是需另外付費。為了好眠，趕緊衝過
去，待要真正進去洗澡時，發現裡頭並非個人私
用空間，而是「大家一起洗澡」，這比「大家一起
吃飯」困難得太多了。
入世未深的意思就是沒見過世面，年輕時少出

門，性格也害羞，注重隱私倒是從小培養出來
的，再三考慮之下，要將自己完全裸露於眾人眼
前的難度很高，當然身材不夠一流也是關鍵問
題。袒露過後，獲得好評，那還算值得付出，倘
若結果是相反的，「出醜不如藏拙」，從前老師也
有教過的。

那是前半生中唯一一次沒有洗澡的一天。
內蒙的留宿原定兩個晚上，隔天，為了洗澡，

匆匆結束內蒙行，回到呼和浩特住進昭君大酒店
附屬洗澡間的房間。
不是像每天非吃飯一樣的堅持，聽過洗不洗澡

的聊天後，覺得男性對於洗澡應該不是那樣執
㠥，洗也可以，不洗也可以。自由度很高，視乎
個人對於乾淨的定義。
曾聽一個男人說，他旅遊一個星期只帶兩件內

褲，每件穿兩天，可兩件也只能穿四天呀？但他
有辦法，倒反來再穿兩天，所以另一件，一件只
穿三天就回到家了，比較乾淨。這當然只是個
案，但在洗澡這回事，不洗澡的男性應該比女性
多很多倍。卻也是在另一次上海的會議上，遇到
一個很有洗澡禮貌的男學者。他亦是坦誠相待的
人，承認自己住在上海時，冬天有時不洗澡，但
到了韓國大學教書以後，第一件改變的事，是每
天都洗澡。「而且一天非洗兩次不可。」
李教授感動我的話是：「早上起床後的洗澡是

為了別人，晚上那次則是為了自己，所以我每早
必定洗澡。」
如果想做個體貼朋友的朋友，所有不愛洗澡的

男人都應該跟李教授看齊，起碼，早上那次的洗
澡不可或缺吧？

為誰洗澡？　　

■
網
上
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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